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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马砚田突然去世的噩耗，我十分

震惊，悲痛不已。文友们也纷纷发文来悼

念他，表达对他去世的痛惜之情。

马砚田于 1951 年生于乐亭县刘马庄

村，1970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正团职军官、上校军

衔。他先后在《诗刊》《解放军文艺》《解放

军报》《诗神》《河北文学》《河北日报》《红

豆》《文友》等上百家报刊上发表了 400 余

首 诗 作、100 余 篇 散 文 ，产 生 了 较 大 的 影

响，并获得了许多奖项。著名评论家张同

吾、苗雨时，著名诗人张学梦、刘晓滨、徐国

强等曾先后在《文艺报》《河北日报》《诗神》

等报刊上撰文，对其诗作和散文作品进行

了深刻的透视和多视角的解析，并对其美

学价值、艺术价值、学术价值进行了深入挖

掘和准确定位。他除了创作了大量的诗

歌、散文外，还发表了一定数量的特写、评

论、随笔、杂文、报告文学等作品。

马砚田作为一名军旅诗人，多年来他

用诗歌歌吟和平，祈祷命运，敬畏先人，期

许未来，礼赞泥土、阳光和雨露。军旅和农

村生活构成了他创作的两个领域，他用自

己的心血竭力经营，结出了累累硕果。同

时这两块领地也在净化着他的灵魂，提升

着他的精神层面，深化着他的思想，开拓着

他的视野，延展着他精神家园的领地。他

的诗中既没有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勇猛，

也没有叱咤风云、壮怀激烈的阳刚，而多是

低吟浅唱、涓涓如诉，如一汪清水沁人心

脾，如一缕清音悦耳动听。即使歌颂牺牲

和献身，也是从容平静，笼罩着一种温馨和

安谧，弥散着一种淡定和祥和。在他诗的

内核里，战士们的牺牲和奉献，其实是对生

命态度的一种积极保留。他的诗风清新质

朴、恬淡素雅，就像一首动听的歌曲，音域

绵长而清新悠扬，凝练简约而富有韵味。

正是这种“软性”的抒情，从一个独特的角

度表现了马砚田的创作风格、精神风貌。

所以著名诗人张学梦说他是“悄声细语”派，

并对他的诗有过这样一段形象的描绘：“马

砚田是耕耘在军旅诗的边缘地带。军旅诗

中的雄浑、壮烈、豪放因与民情、人性的交融

而淡化了。军情中浸透了民情，民情中洋

溢 着 军 情 。 这 一 丝 暖 意 ，却 很 难 被 风 刮

散。诗人集双重角色于一身，形成了自己

独异的抒情格调和审美情趣。”无疑，这是

对马砚田诗的最准确评估和定位。靠着滦

河水的滋养和湿润，他的文学语言显得灵

性、灵气、灵动，有些近乎经典的句子，就像

河水洗过一样鲜活，留在读者的记忆里。

马砚田的诗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

理性力量。他善于通过一个个精美的意象

来呈现具有丰富诗意和时代蕴含的生命质

量。如在《唐山抗震纪念碑》中，他是这样

表述的：“用石头装订成书/耐得住岁月默

读/读出生命的价值/你周围如云的人流/

我感觉/他们刚刚走下浮雕……”唐山抗震

纪念碑作为伟大的抗震精神的具象物，是

一部“用石头装订成的书”，充满了“患难与

共、公而忘私”的人文精神，“百折不挠，勇

往直前”的进取精神，经得住“岁月的默读”

和岁月的长考，是永远不倒的丰碑。用这

样的句子垒筑成的诗篇，无疑有着丰富的

精神含量和深刻的时代意义。他听说，在

抗美援朝的上甘岭战斗中，一个连队打到

后来，只成为一支理论上的连队，二三十个

年轻的生命面临断粮断水的生死考验。这

个时候，在他们面前，只剩下了一只红苹

果。这只苹果给指导员出了一道人生的难

题，而这道难题，是我们的战士们解答的。

他 们 没 有 多 少 文 化 ，但 是 他 们 有 太 多 的

爱。于是他这样写道：“有一只苹果红成天

边的霞光/当那些/冲出生死地界的少年/

还有肚子里吃饱枪弹的伤员/共同坚辞/喝

水的欲望/受到冷落和委屈的红苹果/一只

一直红到今天的红苹果/你尽可随意体味

战 士/这 一 千 秋 响 亮 的 绝 唱 ”（《一 只 苹

果》）。正是有了他们年轻的生命，有了他

们的大智大勇、大苦大难、大生大死，才转

化了人类生命和民族前途。该诗在苹果这

个小而又小的具象中容纳了战士的博大胸

襟和崇高境界，有了无限丰饶的美味和令

人思索的质感。

马砚田的诗清新细腻、美丽异常，且义

理深远、意味无穷。他善于追踪和捕捉生

活中的末微细节，舍得花费大心血、大力

气，进行剖解和开掘，美化、幻化和羽化，升

华出启人心扉的哲理和升腾出动人心魄的

情意。如《灵魂的家园》：“精神就从这石碑

上走下来/走进一个多情并色彩纷呈的季

节/鸽子/绿色/阳光/喧嚷着流进每一片黄

土/用青春载满断裂的峡谷/让每一个后人

的心田/生满永恒的绿色”。诗人用形象生

动充满葱绿渴望的诗句，传神地描绘了伟

大不朽的抗震精神被传承、发展、进化的历

程。这样的诗作既给人以生命的启示、心

灵的感召，也给人以美感的愉悦、诗意的诱

惑。他的诗还常常表现出一种清新隽永、

幽深澹远的意境，平实中见幽深，平静中见

灵动。他笔下所创造诗的意境是他主观的

生命情调与客观存在的自然景象完美融合

的结晶，是他生命之魂与万物之灵相渗互

透的结果。他善于把自己心灵的律动沉浸

到大自然的呼唤里，领略大自然的机趣，以

获得心灵的宁静的归宿，并从对大自然的

神秘和灵性的挖掘中寻出人生的堂奥和真

谛，进而形成诗的形态和意境。然而，他诗

的意境又是分层面的、多角度的。有的以

理趣占优，如在《关于盐》中，诗人这样写

道：“从盐的元素里提炼生命/生命就有了

根基/在人生的季节/燃亮爱情的葱绿”。

这里诗人把盐与人类的生命、生存及爱情

紧密联系起来，充满了人生的哲理。有的

则充满情趣，如《家》中，充满了一名离家千

里、据守边关的边防战士对家的顾恋之情：

“莫怨人生之海雨打孤舟/我不信风雨能泡

烂意境和乡愁/只要槐栅里那一株两株老

树/依然挂满殷红的苍枣/我的家我的家

呀/谁问哨卡千里万里/在我的心头/永远

茂盛一枝/报告春乡/在晨露中飞舞的杈

芽”。诗人虽然距家千里万里，但念家之情

永远是积郁在心头的块垒，挥之不去。在

这里情与景偕、心随物迁，主观的思乡情结

与故乡的景物完美相契，睹物思人，表现了

诗人浓烈的怀乡情绪。

就精神实质和审美观念而言，马砚田

是一个对社会对人生充满希望、充满信心、

充满责任感的暖色调的诗人。他的诗没有

冷峻的批判意识，没有刚烈的情感力度，而

表现出一种平静、平缓的暖意和温存。不

论是对祖国、人民、军人这些恢宏博大的群

体的礼赞、关注，还是对尘埃、土地、河流、山

脉等自然存在的细部扫描、绘制，情感的抒

发都平和徐缓，并将这种爱“润物细无声”地

渗进读者的心田，给人以不尽的回味和留

恋。如《家》：“还忆得么/弯月如钩/该是哪一

株老柳/牵来一片蛙声泣诉/就连喝喝鼠声/

也是温柔”。诗人本应该把思乡情绪抒写

得浓烈夸张，但却如泣如诉，低吟浅唱，静

谧得如溪流悠悠。诗人的激情被稀释和弥

散后，更显出诗意绵长，情意悠悠了。

生活中的马砚田是低调和随意的，对

待名利，他也是淡而化之、不以为然的。他

说：“我不过是乡下草台上的一个未名歌

手，不过是研究滦河文化的一个个体户。

我所刻苦追求和铭心在意的是写作本身的

一 个 过 程 ，一 种 快 感 ，一 种 纯 粹 ，一 种 唯

美。”这就是马砚田的创作观，他始终在以

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精神恪守和实践着，

成了令人称道的诗人。他现在虽然离开了

我们，但他的创作精神、他的作品人品永远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必将激励我们不懈努

力，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姥姥家，是我儿时的乐园。

姥姥家有一个巨大的菜园，大到一眼

望不到头，大到菜园荒废后，里面直接建起

了半个村庄。姥姥家的大菜园，一到夏天，

就开满了花朵，引得养蜂人纷纷来园边驻

扎。有一对南方的养蜂兄弟，住进了姥姥

家宽敞的仓房，一直住了多年。

在那 样 交 通 不 便 的 时 代 ，通 过 养 蜂

兄弟，我第一次熟识了南方口音，认识了

南方的蚊帐、南方的马扎，以及此篇的主

角——蜜蜂。

养蜂人沉默寡言，但他会打开蜂箱，让

我们看六角形的蜂房，也会把琥珀色的蜂

蜜提取出来，让我们第一时间尝鲜，还会回

答我们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满足小孩子

的好奇心……原来，蜂群的分工如此严密

工整；原来，蜂王是女孩儿，她既不会采蜜，

也飞不远；原来，蜜蜂蜇了人，自己大概率

也活不成……

蜜 蜂 家 族 ，简 直 是 社 会 管 理 的 小 能

手。一个蜂群，通常由一只蜂王、众多雄蜂

和工蜂组成。蜂王为雌蜂，个头最大，它占

据蜂巢中央，每天静静产卵，不用采蜜、不

用放哨、不用哺育蜂宝宝，风吹不到、雨淋

不到，吃喝还有工蜂伺候；雄蜂个头比蜂王

小，比工蜂大，不能采蜜，没有螫针，负责与

蜂王孕育后代；干活儿最多的，是工蜂，根

据工种又分为采集蜂、哺育蜂和防御蜂等，

完成采蜜、取水、授粉、防御、哺育幼蜂等工

作，货真价实的蜂界劳模。

东汉《说文解字》中，许慎将“蜂”解释

为：“飞虫螫人者”。蜜蜂家族中，能用蜂针

蜇人的是工蜂，蜇起人来六亲不认，我清晰

记得，一对住在帐篷里的养蜂母子，孩子才

五六岁的模样，额头被自家蜜蜂蜇出了一

个鸭蛋大小的圆包……为什么蜜蜂蜇了

人，大概率自己也活不成呢？因为它尾部

蜂针与内脏相连，蜂针钩住敌人皮肤、释放

毒液后，蜜蜂会奋力飞走，蜂针连同部分内

脏会因为作用力被一起拉出体内，“杀敌一

千，自损八百”，自己便也活不成了。

小时候看电视剧《神雕侠侣》，觉得小

龙女养的玉蜂可真厉害，不但群殴把恶人

们咬得落荒而逃，淬了蜂毒的“玉蜂针”还

是独门暗器；却有一事始终疑惑，小龙女苦

等情郎十六年，“在玉蜂翅上刺下‘我在绝

情谷底’六字，前后刺了数千只”，真的能实

现吗？蜜蜂防御性这么强，自家主人也不

会老老实实让她刺字吧，刺了数千只，就一

直不蜇她吗？难道她跳崖时随身带着刀枪

不入的“金丝手套”？神奇的是，小龙女在

谷底十六年，长期食用玉蜂蜂蜜混以寒潭

白鱼，身上的冰魄银针剧毒竟然被消解了，

更神奇的是，十六年过后，“雪肤依然，花貌

如昨”，容貌丝毫未见苍老，其中是否有蜂

蜜的功效呢？

“冰鲜玉润，髓滑兰香。穷味之美，极

甜之长”，这是晋代郭璞在《蜜蜂赋》中对蜂

蜜美味的描摹。蜂蜜的英文是“honey”，人

们把它视若珍宝。那么，香甜的蜂蜜是怎

么产生的呢？蜜蜂从花朵中采集花蜜存于

蜜囊带回蜂巢，通过工蜂之间的口腔传递，

花蜜被反复咀嚼并与唾液混合，利用自身

消化酶和微生物将花蜜分解和转化后，将

其储存在蜂巢中，工蜂不停扇动翅膀，产生

空气流动，使花蜜表面的水分挥发，逐渐浓

缩成蜂蜜。

除了蜂蜜可食，蜜蜂本身也是文学作

品中的常客。

关于蜜蜂的成语，很多含有贬义，比如

蜂趋蚁附、招蜂引蝶、蛇口蜂针……但在传

统文化中，蜜蜂作为一个意象，妥妥是辛劳

不求回报的象征。唐代罗隐的《蜂》诗：“不

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

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南宋杨万里

的《蜂儿》诗：“蜜蜂不食人间仓，玉露为酒

花为粮。作蜜不忙采花忙，蜜成犹带百花

香。蜜成万蜂不敢尝，要输蜜国供蜂王。”

虽隐含讽刺意味，大抵表达的都是这个意

思。杨万里还有一首《嘲蜂》诗，很俏皮，很

生 动 ，“ 薰 笼 供 药 较 香 些 ，引 得 蜂 儿 绕 室

哗。笑死老夫缘底事，蜂儿专用鼻看花。”

嘲笑蜜蜂只奔香味而来，却未知那不是花

香是药香。

蜂腰，是古人形容一个人腰肢纤细的

专有名词。《红楼梦》四十九回，大观园忽逢

大雪，群钗争奇斗艳，“都是一色大红猩猩

毡与羽毛缎斗篷”，偏偏史湘云打扮成小子

模样，“越显得蜂腰猿背，鹤势螂形”，竟比

她打扮女儿更俏丽了些。

大观园还有个蜂腰桥，小丫鬟红玉有

意与贾芸相遇，“且不去取笔”，等了一会

儿，便在蜂腰桥遇上了，“那贾芸一面走，一

面拿眼把红玉一溜；那红玉只装着和坠儿

说话，也把眼去一溜贾芸……”红玉因聪慧

伶俐被凤姐相中，实现了事业上的逆天改

命，又因这桥身细窄的“蜂腰桥”，完成了与

贾芸的近距离邂逅，心思之巧、心态之稳、

反应之迅、布局之妙，令人叹服。

《聊斋志异》有篇《绿衣女》，醴泉寺深

山一个穿绿衣的美丽女子，“绿衣长裙，婉

妙无比”，腰肢纤细，不盈一握，“腰细殆不

盈掬”，这姑娘虽与书生于景陷入热恋，却

时 刻 保 持 清 醒 和 警 惕 ，“ 妾 心 动 ，妾 禄 尽

矣”，这敏锐的第六感，终究保住了自己性

命，被于景在蛛网里救下后，她恢复了绿

蜂 本 真 的 样 子 ，以 身 投 墨 汁 ，于 桌 上 作

“谢”字，展翅穿窗而去，“自此遂绝”，永不

再见。

过了盛夏，养蜂人也要回南方去了。

某一个夏天，我离开家乡，便再也没有见过

他们。多年后，读着“蜜成犹带百花香”，觉

得这句诗真是自带香气，就像那些儿时的

记忆，姥姥家巨大的菜园，养蜂人支起的蚊

帐，小男孩头上的蜂包，乡村傍晚的静谧时

光……虽然遥远，却似蜂蜜里挥之不去的

百花香，久久不散。

弘扬主旋律的影视

作品主题突出，在受众

上往往具有比较广泛的

优势，但表现手法却容

易落入俗套。如何艺术

地表现主旋律，是摆在

许多艺术家面前的一道

难题。由中共河北省委

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

河北广播电视台、中共

迁安市委宣传部联合摄

制，河北广电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燕稳影视文

化传媒河北有限公司等

出品，河北广播电视台

“青年导演计划”成员李

伟 担 任 编 剧 、导 演 ，张

亮、鄂靖文、刘俊孝领衔

主演，目前正在全国院

线放映的电影《寻砖》以

其小成本制作和生动有

趣的表达方式，为主旋

律影视作品创作提供了

有益的借鉴。

长城作为世界文化

遗产，越来越受到广泛

关注，保护长城已经成

为 国 家 战 略 。 长 城 历

史达两千余年，绵延万

里，凸显保护长城这一

主题，选点很多。电影

《寻 砖》避 开 声 名 显 赫

的景区，而是选择长城

脚 下 名 不 见 经 传 的 小

山村——沙石堡，以兼

职长城保护员村民白富

贵为主人公，围绕一块

长城砖讲述了一个有趣

的故事，表达了保护长

城 、人 人 有 责 的 主 题 。

虽是小村庄小人物的小

故事，却讲述得津津有

味，让人回味不尽。

《寻砖》讲述的故事

虽是小事，却也生动地

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村

民要过好日子，引来南

方的老板在山里建砂石料厂，而这显然不利于长城的

保护；村民长城上放羊，对长城有破坏，可放羊的确也

是村民的生存之道；村里的这段长城名不见经传，还要

不要保护……这一系列矛盾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因素。故事讲好了，自然就

让人信服，保护长城的主旨也凸显出来了。故事最后

借村民之口给出了答案：“咱沙石堡的人，不能为了口

吃的，连良心都不要了！”平凡的村庄平凡的人，平凡的

故事平凡的话，却能打动观众的心。小小一块砖，讲述

大道理。这是编导的匠心，也是影片的看点之一。

《寻砖》讲述的虽然是平凡人的小故事，却讲得十

分精彩。故事从一块长城砖讲起，刻、藏、寻、得的过程

构成了故事的主线，不仅扣住了保护长城的主题，也紧

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这是一块非同寻常的砖，砖上刻

着抗战烈士的英名，也藏着年轻长城保护员白富贵的

爱情信物。因此，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色彩。从石

匠镌刻，到富贵暗藏，到不翼而飞，到百觅千寻，到偷梁

换柱，最终失而复得……环环相扣，妙趣横生。尤其是

带有喜剧色彩的“巧”，在剧中运用得尤其出色，令人忍

俊不禁。投资方正与村主任在家里商谈建砂石料场的

事，破窗而入的石块不偏不倚砸中了额头；不远千里来

寻“砖”的老郑，恰是砂石料场老板的父亲；偶然脱了车

的轮胎，不偏不倚撞上了古董摊上的瓷瓶；明明藏好的

砖可以拿来证明长城的历史价值了，却不翼而飞；好不

容易找到砖了，却又被人埋进坟里垫了棺材；觉得真

“砖”再也找不回来了，却意外地被“钓”出水面……虽

说无“巧”不成书，但这些“巧”中透着生活的真实，蕴含

着现实的逻辑，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与剧中人物悲喜

同频共振。平凡的故事，因此有了引人入胜的魅力。

地方风俗特色的融入，令《寻砖》锦上添花。最突

出的亮点就是带有鲜明冀东地域特色的皮影戏的嵌

入，从故事开始主人公白富贵刻皮影表述恋情，到中间

村民办白事请唱皮影戏，白富贵被邀请客串角色，皮影

艺术不仅丰满了主人公的形象，也成为推动故事情节

发展的重要一环，为故事增色不少。就连剧中人物刘

杰克免费吃白席，也是冀东地区民俗的体现，在推动故

事情节的同时，让人看了觉得既亲切又有趣。

方言的选用，也是《寻砖》的一大特色。冀东方言的

选用，不仅增强了故事的地域特色，也使故事更加鲜活，

充满张力。不仅当地人看着亲切，其他地方的观众，也

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代入感。实践证明，影片这种地域民

俗与方言的运用，是成功的。《寻砖》未完成片入围上海

国际电影节、FIRST 青年电影展，近日又荣获第 21届中

美电影节“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奖，都是很好的证明。

好的故事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陈述，电影《寻砖》巧

思佳构，曲径通幽，让宏大的主题，巧妙地隐藏在青年

男女深情的爱恋里，藏在守护了一辈子长城的父亲对

儿子的谆谆嘱托里，藏在儿子不远千里来寻父亲当年

的足迹里，藏在皮影艺术的生动展现里，也藏在古老长

城与靓丽新姿交汇的美丽风光里。寻找的是一块砖，

寄托的却是一代又一代长城守护者的情怀。我们有理

由相信，这块意义非同寻常的“砖”，必将在电影艺术和

长城保护的历史上，刻下一道鲜明的印记。而地域特

色与地方文化的和谐融入，必将对地方经济和文化的

发展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

独具特色的军旅作家
—深切怀念挚友马砚田

杨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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